
第１８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２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电影《一个和八个》造型意象的修辞学分析

厉震林

摘　要：《一个和八个》是中国 “第五代”电影的第一部影片，却是宣告了一个电影时代的开始，尤

其是它在造型意象方面的 “标新立异”，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影像美学时代。它的造型美学创造，一是从不

完整构图到完整构图，二是色彩蒙太奇及其情绪结构线，三是镜头运动处理方法，四是声音造型语言与环

境主题，并不断地为以后 “第五代”电影所反复演绎，成为 “第五代”镜像语言的典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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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是中国 “第五代”电影的第一部影片，却是宣告了一个电影时代的开始。

它是一个文化出发点，初步确立了 “第五代”电影的美学发展方向，它的许多 “标新立异”，［１］后

来也就成为 “第五代”电影的经典语汇，例如 “静态构图”、“环境主题”、“不完整构图”、“色彩蒙太

奇”以及声音造型，不断地为以后 “第五代”电影所反复演绎，成为 “第五代”镜像语言的典型标识。

《一个和八个》，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影像美学时代。因此，对于 《一个和八个》造型语言的文本细读，

也就成为一种学术需要。

一、从不完整构图到完整构图

张艺谋、肖风在 《摄影阐述》中写道：“在总体印象完整的感觉下，大胆运用局部画面的不完整构

图，造成强烈的效果；在突出大块面黑、白结构的前提下，用简练的构图手法，造成对比的效果。”［２］

影片的前半部分，反面人物以及部分正面人物的精神状态处在压抑、扭曲和冲突的状态，故 “大胆运

用局部画面的不完整构图”，通过这种 “强烈的效果”、“对比的效果”，来体现人物的精神状况。

（一）前后景的配置。前景为占据画面主要篇幅且倾斜的巨大物体，例如草垛、碾盘等，形成一种

巨大的压迫感，“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加上物体形态的不规则性，更有一种扭曲甚至变态的视觉

意味，后景为画面空间非常狭小的人物，被挤压在一个同样不规则性的画面边缘部位。如此前后景的

空间布局，主要体现在农家烤烟房、破砖窑、牲口棚、菜窖、破庙等关押犯人的场所以及相关场景中，

由于空间非常狭小，容易形成前后景的 “对比的效果”。在此，也形成了一种人和环境的力的冲突和

扩张。

（二）边角的画面人物调度。同样为了达到上述效果，在不完整构图中有一种情形，是将人物安排

在画面的边角部位，例如 “破砖窑”一场戏，在平视的机位中，犯人头部常常在镜头构图的底部，画

面重心不在中心部位，而是下移到了底部，产生一种压抑感和批判性；蒙冤的指导员王金独自一人被

安排在画面的左下角，与整个画面比较，与中心位置相反，而且，显得颇为渺小，显示了王金孤独而

又无助的处境。

（三）半脸的拍摄方法。它是属于纯粹的不完整构图，在传统电影的经典镜语体系中，它自然是违

反规范的，但是，在 《一个和八个》中却体现出了它独特的画面美学力量。在 “破砖窑”一场戏中，

王金不但在画面边角部位，有时还被拍成了半个脸，乃是被冤屈的内心 “分裂”情绪外显。 “村边草

垛”一场戏，许志蹲在碌碡上，王金从右入画，前景是占画幅三分之二的倾斜的巨大草垛，许志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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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半个脸和半个身子，而且，由于是蹲在碌碡上，碌碡随时有滚动的危险，如此镜语构图说明了许

志在准备枪决犯人前与王金最后一次谈话的矛盾情绪。

（四）压扁的空间构图。“破砖窑”一场戏：

９７　全　俯　　犯人们被关在一个象铁桶一样的破砖窑里。从上向下看。人都被 “压扁”了。

９８　全　仰摇　向上看，弓形的窑口边上，哨兵的身影不时在晃动。（下摇）

这种俯拍的 “压扁”画面，在这场戏中出现了六个镜头，作为一种不完整构图，也表现了一种人

物的精神状态以及处境，“这样造成空间的压迫感”。［３］

（五）环境的不完整构图。利用阳光光线形成的地理环境阴面和阳面，构成一种不完整构图的大块

面阴面，产生一种黑与白的 “对比的效果”，例如 “押解路上”，光线造成的地理环境大阴面和小阳面，

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大阴面的沉重感以及小阳面的无法喘息感。

张艺谋、肖风在 《摄影阐述》中如此 “阐述”主题： “一个和八个，在数量上的比较和在 ‘质’

的比较上却是相反的，当这一个人的言行震动、影响并反馈于其他人时，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我

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那种由坚定信仰而迸发的无畏精神和为事业而献身的情操。”［４］由此，到了影片的

下半部分，“当这一个人的言行震动、影响并反馈于其他人时”，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的灵魂逐渐纯净、

释放和完整了，不完整构图也转向了完整构图，完整构图又成为对应性的精神和意义的视觉图谱载体。

二、色彩蒙太奇及其情绪结构线

《一个和八个》的色调构成是非常简单的，它与经典电影的色彩处理方法形成一种决裂的姿态，

“全片的色彩基调，突出 ‘黑、白’二字，要力求用最简单的色彩要素做最完善的表现”，“在所有的

色彩对比中，黑、白之比是最强烈的，要强调这种 ‘力之美’”，“用版画般的黑、白对比，来表现雕塑

般的沉重和力度。”［２］在色彩造型中，“突出 ‘黑、白’二字”，中间经过 “红”色转换，色彩也就成为

主题阐述的主要视觉语言，它描写的是 “共产党人那种由坚定信仰而迸发的无畏精神和为事业而献身

的情操”感染以及民族抗战的危急关头，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的灵魂从 “黑”到 “白”的过程，色彩

承担了主题叙事的直接功能。

为了 “突出 ‘黑、白’二字”，《一个和八个》采取了多种具体的色彩措施。

（一）总体色调。《一个和八个》在人物服装上以黑、白、灰为主色调，在外景和内景也避开所有

的鲜艳色彩，运用大块面的黑、白两色结构画面。

（二）角色肖像。在人物外形处理上，也突出了 “黑”色倾向，“在 《一个和八个》中，如果我们

拍出了人物脸上粗糙的皮肤，拍出了干裂嘴唇，拍出了阴暗的牢房里那黝黑、肮脏的脸，拍出了生死

搏斗中那扭曲、精瘦的身躯，拍出了昏暗光线下面颊上那大块的阴影”， “我们认为，我们表现了美！

真实中方能产生美。”［２］这种角色肖像，也就形成一种 “版画般”的效果。

（三）夜景处理。传统电影拍摄夜景，即 “白天拍夜景”，因为担忧 “夜景”不浓，一般都是避开

天空或者尽量少带天空，《一个和八个》则是全部以天空作为背景，例如 “铁路线上”一场戏，在铁轨

线下或者地面斜仰拍摄，天空形成整个人物活动背景。在洗印技术处理上，降低曝光量将天空压成中

级灰色，人物也就形成一种剪影效果。

（四）自然光源。在光线处理中，《一个和八个》极少使用人工光源，它只出现在个别内景中，整

个影片几乎完全采用自然光，“为造成黑、白对比产生的 ‘力之美’，本片的光线处理很简单———大反

差”， “在内景中，运用房屋结构所造成的明暗光区；在外景中，运用强烈阳光下造成的亮面和阴

影。”［２］例如 “农家烤烟房”和 “押解路上”两场戏，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人工光的处理中，最为典型的是许志办公室 “夜审”一场戏，“这场戏的唯一造型手段是一盏灯

———一盏放在许志身前的小油灯。这盏灯位置较低，从底部照亮进来的每一个人，把他们长长的影子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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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后的墙上。”［２］

（五）反色调法。在全片 “黑、白对比产生的 ‘力之美’”之中，穿插了一场反色调处理的段落，

即古墓前杨芹儿和小狗子沐浴太阳的一场戏，在 “黑、白对比”之外，又增加了 “晨光的沐浴”“最美

的最出色的一个段落”，［４］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具有现代价值观和哲学观意味的 “对比的效果”。

《一个和八个》 “突出 ‘黑、白’二字”，在 “黑、白”之间，又经历了 “红”的过渡和转换，

“黑、红、白”也就形成了一种色彩蒙太奇结构，而且，各自承担着相应的叙事功能以及意义，成为主

题阐述的最显著和最有力的造型语言之一。影片的下半部分，配合 “大量的白”的色彩要求，还采用

了 “留白”的画面构成方法，例如结尾许志、王金和粗眉毛 “告别”一场戏。这里，色彩也就成为一

种剧作语言，运用造型的手段参与主题和情节的表述。与色彩蒙太奇结构呼应，《一个和八个》的情绪

结构线也形成了与 “黑、红、白”情感和意义同格的形态，在 “黑”的部分，体现出一种 “压、沉、

闷”的情绪，王金、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处在压抑心理状态之中，关押空间形态狭小阴暗，成为人物

精神空间的直接代言物，许志也在犹豫和斟酌之中；到了 “红、白”的部分，人物的情感世界开始释

放，从 “万人坑”开始，虽然人物似乎更加沉默，但是，内心已经孕育出爆发的情感，从刑场到最后

的战斗则是将情感转化成为行动，因此，在情绪结构上表现出一种 “扬、放、升”的感觉。

三、镜头运动处理方法

《一个和八个》在镜语形态上，同样是采取了 “极端叛逆”的态度，在视觉形态上产生了 “强烈的

效果”，并逐渐成为了 “第五代”电影的经典镜头运动方法。

（一）静态构图，也就是常说的 “呆照”。为了使构图、色彩以及将要论述的环境达到表达主题及

其情节、情感的需要，《一个和八个》的镜头运动形态大多是沉滞和缓慢的，甚至接近于 “呆照”的地

步。“考虑到影片强烈、深沉、浑厚、悲壮的基调，全片以静止的镜头为主”，“我们企图用强烈有力的

‘静态画面’，造成固定与变化，静止与动态，对比与层次的雕塑般的 ‘力度美’来”，［２］因此，《一个

和八个》坚决杜绝使用 “为动而动”的场面调度以及变焦镜头的 “拉风箱”式滥用。

（二）两极镜头，即大全景和大特写的交替使用。这是一种常规电影较少使用而较多出现在音乐电

视、电视广告等艺术样式中的一种镜语形态，但是，《一个和八个》的结尾却是两极镜头，而且，出现

三次。两极镜头，也成为表现主题内涵的造型手段之一。

（三）慢动作镜头。王金率领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从破庙里冲出抗击日军：

３３９　全—近　高速９６格／秒　王金叫喊着率大秃子、粗眉毛冲出屋外。
　　　　　　　王金喊着：“中国人跟我来呀！冲呀！”

这里使用了慢动作镜头，音乐是高调地哼唱 《太行山上》，王金、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高举着枪、

刀、棍、门框、手榴弹和砖头冲了出来，充分地显示了 “重新得到自由后的一种生理释放，更是重新

认识了自我，是一种精神升华。”

（四）长镜头。“万人坑”一场戏，运用了一个很长的长镜头，是为了使三个土匪和三个逃兵的灵

魂复苏和升华具有一种充足而有力的心理依据。长镜头，使 “万人坑”在 “罪犯灵魂中人性的东西”

“萌发出来”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逻辑性和力度感，［４］（３７）成为镜头语法中的转折性段落。“铁路线上”一

场戏中，也利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拍摄了行军的整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剪影一般的长镜头，“造成紧

张、压抑的气氛”。［２］

（五）中近景。为了聚焦人物的精神状况及其变化，《一个和八个》大量采用了中近景镜头，“除个

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５］因为 “在生与死的搏斗

中，对每个人都是检验”，中近景的镜头处理方法，自然有利于表现人物 “生与死”的 “检验”。

８７



第１期 厉震林：电影 《一个和八个》造型意象的修辞学分析

四、声音造型语言与环境主题

《一个和八个》的声音，并不仅仅是自然性与解释性的，它也是阐释性和表意性的，它通过与画面

互动关系的美学功能设计，形成声音造型的表现力量。它主要表现为两种极端形态。

一种是声音的低声和无声处理。由于 《一个和八个》拒绝台词和情节的叙事中心策略，不但一些

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段落没有正面表现，例如 “夜审”的 “争吵声”，画面并没有正面表现它，而且，台

词简练到了极限，许多在传统电影中颇具台词惯性的场面，声音造型却是低声或者无声的。例如 “万

人坑”一场戏，充满了压抑和震惊的沉寂，在长时间的沉默后，突然爆发出来，最后又归于沉寂，在

一个全到大全的续拉镜头中，“战士们和犯人们仍然站着不动。静场。”

还有一种是声音的高声处理，它大多是将台词简化了，而突出了某种高声音响，例如上述 “万人

坑”最后一个续拉镜头，“静场”，但是，“瘦烟鬼突然咳嗽起来，众人象受感染似的也喘不过气来”，

一方面显示了当时场面的精神氛围，另一方面也与最后他死前的 “咳嗽”接通。旷野行军途中，几乎

没有台词，却强化了行军的走路声，从声音效果表现了行军途中的紧张氛围。

上述两种声音处理方法，使 《一个和八个》的声音以相对独立乃至独立的阐述方法，成为场面气

氛及其影片主题的直接表现手段，而且，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声音风格，影响了 “第五代”电影声音美

学的整体发展方向。

“新时期电影中，环境造型成为一种剧作语言，甚至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或者政治学主题，

而是提升到民俗学或者人类文化学的高度，进入哲学冥思方式。”［６］如此 “环境造型成为一种剧作语

言”，是从 《一个和八个》开始的。它的环境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故事所发生的地理地点，而且，它强

烈地包含了导演对于时代和环境的感知和认识。如前所述，《一个和八个》在外景和内景避开所有的鲜

艳色彩，如此外景和内景的环境也就 “发掘那个时代生活的内在气质”，［３］（８６）乃是日本侵略者 “三光政

策”所造成的光秃秃的环境的直接呈现。关押犯人的场所都很狭小和昏暗，张军钊对此阐述道：“电影

中的环境描写，不仅仅是给人物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景，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渲染气氛，进而塑造人物性

格。它应当成为一种语言———电影语言。我们这部影片的内景，无论磨坊、牲口棚，还是砖窑，全是黑

暗狭小的空间，这是与押在里面的几个犯人精神和肉体被扭曲的状况相谐调的。只有到了外景的平原

大地上，他们的肉体才得以舒展，灵魂才得以复苏和升华。”［４］（３１）

为了实现这种环境主题的 “电影语言”，“进入哲学冥思方式”，《一个和八个》采取了两个方法，

即简约环境和静态构图。前者主要有三个大场景，即关押犯人的场所、行军转移的场景和刑场、战场

以及突围的古堡，后者则是对这些数量较少、具有特殊场景质感的环境进行 “凝视”，运用静态构图使

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环境产生一种引申性的意义效应，甚至成为影片的主题表达手段，“因为环境的简

单和纯粹，观众的视线不再被通常电影那种变幻莫测的景物干扰，注意力自然引向另一方———环境的

含义 （亦即意象）。内景的狭小、黑暗，外景的光秃，全片没有半点绿 （‘三光政策’的扩张意象），

构成了侵略和抗争的环境的力。”［３］（８５）自然，这种 “侵略和抗争的环境的力”，既体现了 “雕塑般的沉

重和力度”的 “力之美”，更表现了 “生与死的搏斗中” “检验”人性的主题。环境造型，成为一种

“抽象的表现”的物化符号，也构成为一种主题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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